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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立传 为时代高歌
——读李英报告文学《大国治村》

一
乡村，是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一个村庄承载的产业、生态、风气和贫富，无
不反映执政党治国理政水平。

金华市作协主席李英“非常敏锐和自觉地承担
起表现人民群众在家园建设发展中的意愿、创造和
经验”，推出近 30 万字的《大国治村》（2020 年 12 月，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让读者真切感受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乡村发生的“真实生动的故事和
变化巨大的图景”。这是李英继《感动之城》《让百姓
做主》《第三种权力》之后的第 6 部报告文学，被列入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武义后陈、永康塘里、东阳花园 3 个村，是金华
媒体常年关注的“网红”村，金华百姓耳熟能详，相对
较为陌生的是淳安县的下姜村和临安区的上田村。
但关心国事者无不知晓，下姜村曾是习近平总书记
的联系点，通过近 20年的发展，精准扶贫的“下姜模
式”已成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典范。至于上
田村，既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又是浙江
首个“微法庭”的诞生地，一文一武，亦是名不虚传。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后陈、塘里、花园、下姜、上
田的新旧变化，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民间智慧和力
量的结晶。但毋庸讳言，这 5 个村的“蝶变”时日，长
的有二三十年，短的也有五六年了。李英是怎样解
剖“麻雀”，复活“旧闻”，并引起读者共鸣的呢？

二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锋利”，一是利

剑，二是思想，而思想又比利剑更胜一筹。
特定的时代生活自有其相应的主题话语。《大国

治村》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一主线，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浙江省高水
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努力和成功经验，主
旋律颇为强劲。

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又能让人坠落、甚至诱人犯罪。改革开放初期，武义
县后陈村由农副牧业全面发展的“红旗村”，渐变为
全县闻名的问题村、上访村，原因就在于“钱”。

“金钱是妖魔，是鬼怪，它会让好干部变坏。”这
是作者李英的真切感受。而村民代表陈岳荣说得更
直白：“村里的钱是大家的、集体的，村干部哪能像花
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今天想吃就来吃，明天想喝就
拿去喝，甚至连自己家里买把门锁都到村里报销，真
是太目无法纪了！”时任武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骆
瑞生亦说：“显而易见，监督缺位就容易产生腐败。
村两委既当决策者，又当监督者，一身二任，出现了
监督的错位，其结果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些村
干部，就会变成顺口溜所说的那样——初任村官是
好人，真抓实干成能人，一经宣传成红人，放松监督

成狂人，发展下去变罪人。”
怎样防范好人变坏？后陈村成立了全国首个村

务监督委员会，时间是 2004 年 6 月 18 日。之后，因
缘巧合，“后陈经验”遂成“中国之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东阳
市花园村邵钦祥认为，法治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障，
而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规民约》也是维护社会公序良
俗的利器，且应跟随时代潮流，或添加或删减，不断
修订完善。

花园村建立全国首个村级工会，常年聘请法律
顾问。32 名村干部服务管理 6.5 万常驻人口，其中
外来务工人员就有 5 万多。“有事找干部，小事当天
解决，大事 3 天解决”，已成花园村常态。即便是突
发事件，治安和安保人员都能在 5 分钟内赶到现
场。村里年年评选“最美花园人”“好人好报，德者有
得”蔚然成风，连续 30 多年实现“矛盾不上交、纠纷
不出村、村民零上访”。2020 年，花园人均收入达
14.2万元，“幸福花园”名副其实。

永康塘里与东阳花园仅一箭之遥，村民多为孙
权后裔。当年，孙朝厅毛遂自荐，成功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他凭着个人魅力，“德润邻里”，带领村民在新
农村建设中引入传统文化根脉，让塘里的经济发展
和文化传承同频共振，比翼齐飞；而在《下姜起舞》
中，李英从一户户村民家中的沼气池入手，勾勒出当
地如何更新观念，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环节，下姜村也因此从“脏乱差”变成“绿富
美”。

报告文学是文学领域的“轻骑兵”，最能贴近时
代和反映现实。《大国治村》用感性的情感去注视值
得褒扬或者需要鞭笞的事物，用理性的思维剖析乡
村事物背后的种种因素，字里行间弥漫着强烈的时
代气息。

三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灵魂，那么，糅合在段落

间的人文历史，便是文章的血肉。

乡村不缺文化，但缺少文本。李英依凭地方历

史和传统文化，细细探寻乡村治理的文化基因，格局

虽小，但脉络清晰。无疑，此乃《大国治村》有望成为

史志性作品的坚实基础。

“武义县历史悠久，唐天授二年（691年），析永康

西境始置武义县，隶婺州。相传武则天执政时，新设

郡县均冠以‘武’字，因县东有百义山，故名武义县

（《花开后陈》之《上访村的阵痛》）。”

研读地名，颇有况味。“武义”与武则天有关，而

“永康”，则拜孙权所赐。“永康古称丽州，始置县于三

国赤乌八年（245 年）。相传孙权之母吴国太因病到

此（塘里）进香，祈求安康。吴国太病愈，孙权大喜，

遂给此地赐名‘永康’，并单列为县。”

乱世红尘，苟且偷生。“永葆安康”，只不过是俗

人的美好愿望。让人感佩的是，吴国太对孙权第六

子孙休说的一番话：“吾辈贵为皇族，盛之极矣。然

易云：亢龙有悔。故有其盛必有其衰也。若时不我

与，尔可令后人迁栖此地，当可保我孙氏血脉发族延

绵也。”

吴国太有此远见卓识，实乃平头百姓之福。然

而，时至今日，塘里村虽说“风水”不错，但在“老孙

头”没有毛遂自荐之前，不也是遭众人嫌弃的“落后

村”吗？“村里的老房子低矮破旧，道路也都是坑坑洼

洼的泥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连污水管道也

埋不下去。”

如此一想，名称确实只是外在符号。就像花园

村，倘若少了邵钦祥的强力统领，“村名花园不长

花”，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即便邵氏颇有渊源。

“花园村是邵氏聚居地，建村已有 700 多年之

久，祖上从河南博陵郡迁至东阳紫溪⋯⋯他们开垦

荒地，耕作薄田，以捉泥鳅、挑贩私盐、做草席为主

业，惨淡经营，艰难度日，但花园村人心齐、骨头硬，

因此名声很大。周边村子里的人用一个‘蛮’字来概

括花园村的人。”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国治村》之所以耐

读，是因为篇篇皆有丰厚的人文历史。后陈、塘里、

花园、下姜、上田之所以在浙江省社会治理和乡村振

兴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涌现了像胡文法、孙朝厅、邵

钦祥、姜丽娟、潘曙龙这样的时代弄潮儿。

四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

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

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大国治村》思想性、

文学性和艺术性兼具，能否成为时代“经典”，暂且

交给时间评判。

不过，溪的美，鱼知晓；风的柔，山知道。目前，

《大国治村》已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优秀文学作品

阅读推荐书目，并参评 2020 年度浙版传媒好书和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题“花开后陈”“顾盼塘

里”“幸福花园”“下姜起舞”和“文武上田”，清新干

净，诗意丰盈；“谷黄一夜，人老一年”“扁担是条龙，

一生吃不穷”“寒天不冻勤织女，饥荒不饿苦耕人”

“挨一拳，得一着；挨十拳，变诸葛”“旱苗正盼及时

雨，行船偏打迎头风”“百灵鸟不忘树，梅花鹿不忘

山”等群众语言，简朴自然，雅俗共赏。

说到权力与腐败之关系，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

有一句名言：“一切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腐败（《论法

的精神》）。”而《大国治村》则有一个“金鱼缸效应”：

“政府权力应该像玻璃金鱼缸一样透明⋯⋯能让人

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不跑出视线之外，人

家才会相信你光明正大，没有暗箱操作。”浅显易

懂，恰如其分。

大白话最生动，白开水最解渴。像“门缝里瞧

人——把人看扁了”“洗脸盆子扎猛子——不知深

浅”“鞭炮两头点——想（响）到一块儿”“爆竹上天

——声名在外”等歇后语，李英信手拈来，更使文章

增色不少。

李英没上过大学，这是他的短板。但他放过

牛、下过乡，特别是长期供职新闻媒体，开展田野调

查又成了他的长项。他说：“我已经第四次到塘里

村采访，对塘里人和事的了解，差不多可以当半个

导游了。”至于武义县后陈村去过多少趟，李英记不

得了。他住在乡里，走村入户，沉浸式采访普通村

民和干部，光与首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张舍南等

采访对象的谈话录音，就整理了 20 多万字。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

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有大大小小村

庄 60 万个，《大国治村》虽只写了浙江 5 个村，但无

不让人想起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句话：“通

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

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浙江的今天靠改革起步、靠开放搞活，有勇气

也有能力打造“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重要窗口’”，而李英的《大国治村》为人民立传，

为时代高歌，也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份珍

贵历史文献。

明天一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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